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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回第二十四回  惡妖魔暗布牢籠　美英雄明遭圈套惡妖魔暗布牢籠　美英雄明遭圈套

　　既具文韜武略，何堪誤入牢籠？　　脫逃火坑本英雄，雞鶩從中一鳳。

　　卻說文龍剛進臥房，為何覺得天旋地轉，心中吃驚？原來有個緣故在內。先時文龍到聞家去的時候，楚材因嫌寂寞，便靠在牀

上養神。不期才及傍晚光景，忽見有一股青煙從窗櫺中冒進，似有一陣清香，異常甜淨。只當是鄰家焚點什麼好香，便忘其所以地

連連聞吃。起初覺得滿身甚是爽快，後來漸漸地覺得有些酒醉形狀，便不知不覺地昏昏睡去。心中雖是明白，無奈煙來得甚是濃

重，雖欲不聞，猶有些不能自主，只得聽其自然。故此文龍跨進房的時候，那煙還未散盡，又見楚材有似酒醉一般，心知有異，便

想著昨晚的事情，忙就自己寶劍悄悄地取在手中，再尋了兩個布卷子，把自己鼻門塞住，悄悄地向天井中走去。望上一看，只見果

有一個美貌女子，一手執著一根竹槍，一手執著一支方鬥，那些青煙均從那方鬥之中縷縷冒出，而且颼颼有聲。文龍一見不覺大

怒，大喝道：「何物妖魔，擅敢在此作耗？不要走，吃俺一劍！」說著剛欲躍身上去，早見天井中堆著無數鹽包在那裡，便順手取

了一包，望上擲去。這卻是奇，那妖見了鹽包，似乎有些懼怕，即聽得「哎喲」一聲，只見妖怪已化成一道黑煙，望空飛去。及至

文龍上得屋脊，早已不知去向的了。又細細地四面一望，竟無蹤影。方才飄身下來，走進房中，看楚材時，已是甦醒。

　　那張武、沈方一個攜著一把茶壺，一個捧著茶杯，笑嘻嘻地進來。一見文龍，便各上前叫了一聲。文龍道：「你們兩個為何不

在這裡伺候，莫非到外邊去玩耍麼？」張武、沈方齊道：「小的們本是在此伏侍，因沈相公口喝得狠，想吃濃濃的好茶。故此命小

的們出去煎茶。此刻剛才煎好，特地送將進來。」文龍卻並不去理他，只問楚材為甚這般光景。楚材道：「便是俺也不知，方才正

在養神的時候，忽覺得一陣清香，直撲腦門。雖是異常好聞，惟口中甚是燥渴，因命他們去煎些濃茶解渴。後來自己便昏昏沉沉地

睡去，卻不知賢弟何時回來？」文龍歎息道：「大哥你還不知麼？你可曉得昨晚果然闖出禍來了？」楚材一聽這句說話，即忙立起

身來驚問道：「怎說俺闖出禍來，難道賢弟也看見了什麼怪異，知道什麼響麼？」文龍便將從聞家回來見滿室煙霧迷漫，聲喚又不

見應，知道不妥，自己至天井中望屋上看視，見一個美貌女子立在屋上施放毒煙，順手將鹽包擲走的話，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楚材一

遍。楚材方始如夢初醒，不覺咬牙切齒道：「原來這個惡怪果然到來與俺作對。若不是賢弟回來逐去，只怕愚兄此時還不肯甦醒

哩。方才只因所聞的香味，覺比昔日不同，而且沁人心脾，是以愚兄沒有防備，以致中那惡怪的圈套。今晚權且饒恕於她，待等明

日愚兄定要前去，把她剿除，望賢弟助俺一臂之力。」文龍勸道：「大哥此時身子虛弱，尚須格外保重。豈能輕往虎穴？萬事還須

三思，切不可性子急暴，輕敵妖魔。依小弟想來，還是把身子養好，照常健旺了，然後再去不遲。」楚材道：「俺生平從沒受過人

的欺侮，如今反被這妖怪暗算，那裡氣得她過？若照愚兄的心意，恨不得立刻就去把這惡怪的巢穴踏平了，肯與她乾體。哪裡再等

得及擔擱時日呢？」文龍見他明日執意要去，又且素知道他的性情最是固執，不好再為攔阻，只得應道：「既然大哥明日決意要

去，小弟當得奉陪同往。但是今日大哥未曾吃過什麼東西，須得將飲食略略吃些，明日方有精神。不然大哥才中過煙毒的人，焉能

前往用力呢？」楚材見說，只得命童兒去叫店小二將夜膳取來，略為用了些微，就不吃了。惟覺得吃過夜膳之後，身子依然強健，

便向文龍略略問了一聲，問到聞家去的事情，文龍也將大意約略告訴了一遍，兩人方各就寢。

　　及至一覺醒來，已是日上三竿。便忙忙地盥洗了，將就吃些食物，然後各將寶劍係於身上，吩咐兩個童兒看守寓處，不必跟隨

同往。兩個囑咐已畢，便匆匆出門而去。因恐路上不便，故馬也不騎，惟照昨日打聽的方向一路行去。到了轉彎曲折的所在，方問

烏鴉山的路迳，不期走了一路，那路上的行人竟漸漸的稀少了。欲要問信而無人可問。楚材深悔自己魯莽，方才沒有想著叫飯店中

尋一個土人領去。此刻實在無法，又不肯回去，只得一直緩緩地望西而走。約又走了四五里之遙，文龍倒也不甚吃力，惟楚材是受

過煙毒新愈的人，此刻倒覺得膀軟腳酸，舉步異常費力。想要尋一處歇息的所在，略坐片刻，一時間卻亦沒有。正在勉強支持之

際，忽見那邊另有一條小路，路盡頭去似有一家人家在彼。楚材遂與文龍一齊向那條小路走去。起初還當它路途寬闊，不甚難行，

後來愈走愈進，漸覺得路迳窄狹，地下又是七高八低，倒累得滿身是汗。想要回身出去，又因無處歇息，況已走了進來，只得互相

扶掖而行。

　　又走了一回，方見那個人家相離不遠。再一直望去，又見有一座小小牌坊擋住去路，像是無路可通的模樣。因把那牌坊細看，

卻像有幾個大字寫在上面。楚材不覺喜道：「牌坊上既有字跡，這條路諒有緣故。賢弟你的目力甚好，不比愚兄近視，可細細地看

來，便知端的。」文龍遂舉目向前一看，卻見那牌坊上中間有一個匾額，是四個大字，下面兩旁鑄著一副楷書對聯。文龍因先把那

副對子念將出來道：

　　雲霧叢中一失足成千古恨　煙霞窟裡再回頭已百年身

　　文龍把那對子念完，楚材已覺驚心動魄，後來又聽得文龍把那中間的匾額念著道：清夜鐘聲楚材不聽猶可，一聽了時，覺更異

常吃驚。想著這付對子以及上邊的匾額，究不知何等人所做，明明是為俺喚醒癡夢，勸俺不可到烏鴉山去的意思。但是俺既到這

裡，豈可半途而返？務須一往根究，方不負俺自命不凡的性情。不然難道任她在這裡猖獗不成？況俺們既是有興而來，豈有敗興而

回的道理？正有轉念之間，忽見路旁茅屋之中走出一個人來，立在門口大喝道：「俺家新到外洋的妙藥，能長氣力，能健筋骨，氣

不通的能夠通氣，神不旺的能夠旺神。而且解悶開鬱，消痰理氣，裡邊的妙處卻是一言難盡。是專賣主顧的，其名叫做延壽膏。倘

然不信，一試便知。二位相公請進來罷，不要在那裡呆看了，那些混帳的對聯卻不好作數的。」楚材一聽這幾句說話，口才甚好，

也不去細辨那牌坊上的言語，便邀著文龍一同走進茅屋。只見有些鳩形鵠面衣衫襤褸的人，都是橫睡榻上，把一個竹筒對著如豆的

一點火光在那裡呼吸。楚材卻不懂是何緣故，惟與文龍揀一個乾淨臥榻暫且坐下歇息。舉眼望四下一看，卻見中間居然也有一幅對

聯貼著，上面寫的是：

　　吐霧吞雲之地，俾晝作夜之鄉。

　　楚材雖是看在眼裡，卻未曾留意中心的字義究竟指的是什麼事。尚不多一回工夫，只見一個人一手拿著一根竹管子，一手拿著

一隻小小匣兒並一個鐵釺子，擺在一個盤中，將本在盤上的一個玻璃小燈，把火點上了說道：「相公們請吸兩口，便知其中的奧

妙。若然不夠，只須喝一聲，我自添來。」說畢便走了開去。文龍見裡面榻上的那一班人都是面目黃瘦，半人半鬼的樣兒，心中覺

得有些不悅，欲要出去，因見楚材氣喘噓噓滿頭是汗，若然出去怎能行走？只得耐著性兒也橫在榻上略為歇息，看著楚材怎樣。只

見楚材此時，已將鐵釺子取在手中，也學著人家，把那釺子向匣內挑了些黑攸攸的延壽膏，在玻璃燈的上口一燒，卻也希奇，那東

西一見了火望燈中直滴下了，要想收住已是不及。只得又向匣內挑些，仍去燈的上口燒煮。不期一轉眼間那延壽膏依然滴下，在玻

璃罩上竟被黏了好些。楚材焦燥道：「這種延壽膏也會欺人，怎麼一遇著火就滴了下去呢？俺只不信，再試他一試。」因此復又多

挑了些湊在燈上燒煮，這回更不如前了，剛火到，早聽得咀的一聲，這個燈兒已自息滅。文龍不知何故，欲要向人細問，只見方才

在門外招攬主顧的人，在外走將進來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原來兩位相公吃這延壽膏不是內行，竟是像初次嘗試的一般。萬萬不可性

急，且待小人將火取來代為燒煮。方見得此中自有無窮妙處。」說畢便去將火取至，又取一個小鐵鉗將那燈頭上方才滴下的東西收

拾乾淨，然後把火點上，他就在榻前把那鐵釺子取起，向匣中蘸了少許，也在燈上一燒，只見那些延壽膏經著他手之後，非但是伏

伏貼貼地任他燒煮，而且掛有一寸多長，亦不滴下。

　　楚材見了甚為希奇，正欲向之細問，早見他把那鐵釺一轉向上，霎時間又變了一個龍眼似的大泡，在左手第二個指頭上一滾，

復向匣中挑些在燈上又燒又滾，如此幾次，竟把那個什麼延壽膏烘乾滾成蓮子大的一顆，拿著那根竹管子就著燈頭，將那蓮子般的

東西安在竹管子中間灣出來的一個小門之上，又用手指捏緊了，然後把那鐵釺子戳了一個眼，自己先在那竹管子的頭上吹了一吹，



又將手在口上抹過，方將那根竹管子送與楚材手內，那人又把手來捧住了竹管子的下半截。楚材因見人家吸這東西都是把來卸在口

中的，因此也將那竹管子用勁咬住。那人就把那根竹管湊在燈上，叫楚材嗅。楚材便使勁地嗅了一口，再要嗅第二口，那裹曉得已

經塞窒不通，再也嗅不動。他只得放手，那人復又將竹管子就著燈頭重新燒煮了一回，仍舊把來捏圓了，又將鐵釺子戳一下，遞與

楚材再嗅。如此數起，半嗅半燒，才將蓮子大的延壽膏嗅盡。文龍看了笑道：「什麼叫作延壽膏，若照這樣的費力，就是仙露瓊漿

小弟也不願去吃它。大哥嗅著可有甚鮮味麼？」楚材笑道：「這個東西還說得起什麼鮮味哩？起初第一口倒覺得有些清香，不期後

來漸漸地口都嗅苦了，而且異常口渴，若果真可以延壽，想來斷不至於如此難吃。」說畢便向那人問價目若干。那人道：「這種匣

子卻是大匣每匣要賣五錢銀子，斷不相欺。相公若要添時，待我再去取一匣來如何？」楚材忙道：「這些也吸不完，怎說再要添來

呢？若論價目，卻也不貴，不過無甚好吃。」說畢便向身邊去取出一塊銀子來，約有一兩餘重，交與那人道：「除了會帳之外，餘

多的賞與你們作為酒錢。這些剩的延壽膏也賞了你們。俺們不過借此歇息，暫為坐坐，卻不是專誠來吃這東西的。」那人見楚材出

手甚闊，將會帳剩下的銀子賞他，倒反有五六錢重的分量，而且還把滿匣的膏滋賞他，卻從來沒有遇著這樣的人，不覺喜出望外。

連連地謝了幾聲，又道：「左右空閒，相公們莫說暫坐片刻，就是過了去也不妨事的，盡管請坐，若然嫌寂寞，待小的講些新聞話

出來解悶如何？」楚材道：「新聞卻可不必，只是你們這種延壽膏，究竟出於何時，卻從何處地方販來的？為何這般尊貴，你們竟

當它不可不吃的東西，又是何故？橫豎大家左右無事，請將這些緣故略述一遍，也使俺們知道知道。」那人道：「若將這件事情講

起來，相公們聽了真要眉飛色舞的。但是既蒙將這延壽膏賞賜小的，且小的一面吸食，一面細講如何？」楚材道：「這卻是極可使

得，你盡管去吸就是了。」

　　那人遂將匣子取過，另在一隻榻上去燒煮，然後開言道：「相公們果不曉得這個根源麼？」楚材、文龍各道：「果然沒有知

道，若是明白了，還要來問你做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相公們既未知得，讓我來細細一講。不是我自己誇口，現在地方上吃這延壽膏

的人甚多，只怕他的根源均都不曾曉得。相公幸是問著了我，若是問了別人，只怕他倒要來問你哩。」楚材暗想：這個人甚是可

惡，一句話都未有講出來，就有這許多鋪排，想講出來也不過是這些胡言亂語，如今也不必去管他，且待他講將出來，信與不信在

俺。自己正在癡想之間，只見那人說道：

　　原來這延壽膏的根基卻是須彌山下有兩個大國，一個叫做紅國，一個叫做黑國。那黑國的人民最是強悍，好習武藝，這個國家

又是富饒，所以兵精糧足，不論何國都有些懼怕於他。因此他更加虎視諸鄰。一日那，這個黑國的國王忽然擺駕到邊關外去遊玩，

也是合當有事，不知怎麼那紅國的公主這日也到那裡去進香，恰巧與黑國的國王遇個正著，被黑王見面了，頓時滿身酥軟，說自己

黑國之中從沒見過這樣標緻的女子，得能與她睡在一處，豈不勝似升仙？因此遊玩也沒心思了，立刻回轉設朝與眾朝臣商議，定要

將那公主娶作妃子，方稱心願。有些正直的臣子說，她也是一國的公主，怎肯到這裡來作妃子？是故均默默無言。哪裡曉得凡是國

家有了正直的臣子，就有奸佞的臣子，凡奸佞的無非小人之輩，豈能懂得什麼道理？只知博國王的歡心。一則好於中取利了，二則

借些事情哄騙，倒好升做大官。所以此時就有一個極不堪的朝臣叫作奚大中，本在暗地嫌自己官卑職小，想要尋個機會討好國主，

以便升做大官。所以今日聽了國王之言，正合其意，他猶恐別個臣子來奪他的功勞，故此當場也不奏上，只等到國王退朝之後，他

方悄悄取了些銀錢與了把門太監，叫他轉奏說奚大忠有機密事求見。

　　島主正在心裡煩悶，聽說奚大忠有機密事要見，只得把他宣進。他見了黑王便跪下道：「恭喜千歲，賀喜千歲！」黑王道：

「說話不明猶如昏鏡。怎麼事情也沒有奏明，就是賀喜，只不知喜從何來？」奚大忠道：「臣聞大王欲取紅國公主為妃，諸朝臣不

能仰體上意，以致千歲不悅。微臣因想食君之祿，自當忠君之事，是以進宮請旨，微臣情願前往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定然把那宮主

娶來，與千歲歡樂。故此進宮叩賀，不知千歲意下如何？」黑王聽了大喜道：「寡人亦素知賢卿之才，得卿前去，定能成就，只是

寡人所見公主，不過面貌美麗而已，其一切身段卻因坐在輿中，未曾看得清楚，不知究竟怎樣，賢卿可知其詳細否？」奚大忠道：

「此女臣已知之有素，況彼國之中除了這個公主的美貌，並沒有第二個及得她來的人。所以紅國中的人民，曾有幾句口號贊她的好

處道：

　　眉裁翠羽，肌勝羊脂，輕如飛燕受微風，聲似嬌鶯鳴嫩柳。眸凝秋水，常含著雨意雲情；頰襯桃花，半露出風姿月態。說什麼

羞花閉月，果然是落雁沉魚。欲進還停，越顯得金蓮款款；帶羞含笑，幾回裡翠袖飄飄。藍田暖玉更生香，閬苑名花能解語。

　　黑王聽了這幾句口號，更覺心癢難搔，連聲贊好。奚大忠見已入港，即忙復奏道：「千歲為一國之主，又係各國所畏懼，若要

紅國的公主也非難事，何必躊躇呢？想他國得與我國成親，亦是求之不得的事，定然樂從，倘然不肯，只消千歲降下旨意，發兵前

去征剿。不說他一個公主，便是將他地方奪來，亦非難事。」黑王喜道：「賢卿的計較果然甚好，明日即煩賢卿一行，得能說得他

心肯最妙，如其不然，就與他大動干戈，也不妨事。只要賢卿到他國都，見了紅王之時，隨機應變，諒無不成之理。功成之後，定

當不次升用，以酬卿勞。」奚大忠見國主歡喜，果要命他前去，又許他功成後不次升用，不覺暗暗喜悅，連忙跪下謝恩。黑王就親

寫一封求親的書信，把國寶用上了，交付與他，叫他明日就此動身，不必再來相辭。

　　因此奚大忠便趁此機會辭了黑王，得意揚揚地回衙而去。這件事真是秘密，外間眾朝臣一個也沒有知道。到了次日，奚大忠便

帶了幾個家丁悄悄地出門而去。一路上饑餐渴飲，馬不停蹄。好得兩國相離本不甚遠，不到一日便到了紅國的疆界。守邊的官員問

明來意，知道黑國厲害，不敢把他阻擋，一連幾處都是如此。所以他料知紅國一定懼怕於他，愈覺趾高氣揚，肆無忌憚。那一日到

了紅國的國都，打聽得國王尚未退朝，他就叫家丁等在外等候，自己捧了那封求親的書信走到午門，托黃門官代為奏明，說是黑國

欽差奚大忠到來，有機密要事相商。黃門官進去奏明，紅王不知何意，況是久懼他國的威力，只得降旨把奚大忠宣進殿上，賜他坐

下，然後問道：「大夫下降敝邦不知為著何事？願大夫明以教之。」奚大忠躬身道：「無事呢也不敢輕造貴邦，只因寡君有事相

懇，特命微臣下書奉達，伏願大王俯允，則將來兩國邦交有如秦晉，自然更加輯睦了。」說畢便向懷中取出國書，雙手捧上。

　　紅王接了一看，見信封上果有黑國國寶印在上面，只得親自折開。只見上面寫道：

　　黑國國主黑龍謹奉書於紅國大王千歲座下：久疏聘問，抱愧殊深，想大王如天之度，諒不以此開罪也。近悉令愛公主異常美

貌，兩國罕有其匹，而且德性幽閒，才華絕世，洵為閨閣中之傑出。佐理朝綱，定有可觀。為此不揣冒昧，意欲求為側妃。若蒙大

王金允，當以明珠百顆、白璧百雙、錦緞千端為聘，且兩國既聯姻好，非獨小國之幸，抑亦上國之福。如其不然，請即簡閱師徒，

寡人願與大王會獵於邊關，再為面懇。是否即希諭覆，俾免懸念。肅此奉布，專候佳音！

　　年　月　日　黑國國主黑龍載拜

　　紅國國王將他來書反來覆去地看了幾遍，見他詞意傲慢，居然以大國自命，實有藐視之心，不覺勃然大怒，想要把他來使發作

幾句，然後再寫回書覆與黑國，重重地責備他一番，與他評個道理……
　　那人說到這裡忽然停住，將那捲成的延壽膏呼吸起來。楚材同文龍聽他所說的話不知是真，只因講得似乎入情入理，所以不去

把他班駁。那裡曉得他竟把延壽膏吸將起來，只得耐著性兒，暫且等他。要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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